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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深秋，我们走进免费开放的阳陂湖湿地。
这里是浙江富阳区的一处湿地，打造时间不算

久，看宣传上说一期工程当地2020年花了7亿元建
成。不过，这湖是个古湿地，兴建于唐贞观年间，明
初淹废。20世纪开发农田和鱼塘，兼做富春江内湖
水利枢纽，在快速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阳陂湖生
态逐步退化。随着人们对建设富阳江北城市公园的
呼声越来越高，2018年，经过多次论证和科学规划，
富阳区提出对阳陂湖生态环境进行修复，将其打造
成为生态自然、别有风味的城市文化湿地公园。

事前没有做什么功课，它长得什么样子我们心
里没有一点数。入口旁有个杂技游乐场，拉客的广
播声特别大，走过一片饱满的高粱地，就算进了园
子。很快就看到一片湖，像大的鱼塘。走着走着，
湖面慢慢开阔，野性开始露出来。天空中不时出现
白色的水鸟，湖面有大鱼突然跳跃。湖埂上，芦苇
里间或闪现几株黄色的美人蕉，更引人注目。

秋天中午时分，湖景微波淼淼。只见远处一只黑
天鹅，开始是一个黑影，慢慢变成一只黑鸟，向我们
游来。不过十分钟，它就游到岸边。大家有点惊奇，纷
纷拍照。它旁若无人地任由大家摆拍了半晌，见没有
人给上什么礼物，也不懊恼。另外一只黑天鹅朝这边
游来，它便悠悠迎了上去。我们有点不好意思，身上
啥吃的也没带，无法喂食，这也好，目送它们款款游走。

我们继续走，拍照、说笑，路边有两个女士坐在
长凳上聊天休息，我就凑了过去，搭讪起来。

“你们是当地人吗？”“是啊。你们哪里的？”“我
们是北京来玩的。你们感觉咋样？”“挺好的，平时
我们放假就过来休息休息。”“那祝你们玩得愉快。”

“谢谢，祝你们玩得开心。”
来到一段暗红色的步道，只见一个高个子男子

肩扛着一个小孩，飞快地行走，后边跟着一个女人，
一看就是一家人在环湖锻炼。毕竟，在湖边行走，
确实是个不错的活动场所。

这时，路边树种出现很大变化。乌桕树槭树柳
树我认识，还有一种树长发披洒，一看是落羽杉，明
显是外来景观树。在树的四周，还种了几种低矮的花
卉和药材。靠湖的一侧，依然是芦苇婆娑，湖面秀丽。

湖区越来越大，我们应该是走了它的大边。走
着走着，路外侧出现了一片水稻，稻谷饱满，稻苗被
压稍稍低头，估计是水稻研究基地。由于湖园子没
有院墙，四周出现一些农村的房屋。远端的高楼林
立，城乡一体接合明显。

一行人早已经走散，我落在最后，开始追赶前
边的人。湖边的坡地上，大块景色越来越丰富。草
色青青，绿树葱茏。间或还有现代房舍，应该是文
旅项目。事后在网上看了设计视频，里头还真有不
少当代文化理念内容。

一个岔路上，有两位工人给新种的花剪顶。“师
傅，你们在做什么？”“我们在给花打顶。”“你们种水
稻吗？”“我们只给湿地管护花木。”“天这么热，辛苦
啊。”“你懂的，新种的需要赶紧打顶，不然会死的。”

天气稍热，我不打算多问。穿过荷花池，快过
一个拱桥时，终于赶上大部队。路旁绿草丛中闪出
很多芙蓉花，粉红粉红的，吸引了我不少目光。我
忍不住过去拍了不少照片。李建永兄手机高档，又
为我拍了好几张帅照。这时路边游人越来越多，帐
篷在草地上支着，很多小孩在玩耍，还有拍婚纱照
的新人围着说笑，生活气息轻松浓郁。

陪同来的小孙在路边等着我们，我和她并行向
湿地出口走着。小孙是个漂亮的姑娘，岁数不大，
研究生毕业，在当地一家金融单位工作。这是我们
第二次见面。“小孙，你有男朋友没有？”“学校谈过，
分手了。”“现在有了吗？”“还没有。”“那你要多参加
活动，早点交个朋友。”她默默地点头。我知道她喜
爱文学，出过书，但是如今交一个志同道合的朋友
不易。我没有什么好方法提供参考，只好看身边美
丽又寂寞的湖。突然之间，发现这个湖好像有点我
熟悉的味道，到底是什么，我说不上来。

回京后查材料，才找到了答案。原来，阳陂湖是
在古湖的基础上慢慢扩大的。一期生态修复工程面
积达到4372亩，湖体面积1670亩， 设计了“一湖七
园”的生态空间：一湖为阳陂古湖，七园分别为蒹葭
园、一岭花、花漫园、荷风园、鱼趣园、清涟园、稻香
园，39座桥串联起各个景点。我们只是走马观花走
了一个外侧。这湖结构有点类似北京的圆明园，一
湖套着一湖。我说怎么有点小圆明园的痕迹。

当然，圆明园是皇家园林，这个园或者说湿地，
地地道道是老百姓的园子。老百姓在里面欢愉着，
这是重要的。

走出阳陂湖，想起闻名的富春江横穿富阳区，
还有这湖景湿地滋养着富阳人，真忍不住要替他们
高兴一番呢。

秋走阳陂湖

前几年在乡下生活，经常遭鼠害，不堪其
扰，亲身体会了为什么鲁迅在笔下把老鼠计
数为“匹”，并不是因为鼠辈的体型大小，而是
它们实在太厉害了，它们能够像狂马一样飞
奔、像豺狼一样凶狠。

平日吃剩的饭菜，常遭鼠辈光顾，它们除
了作践饭菜以外，有时还会留下几粒鼠屎或
者一滩骚臭的鼠尿，讨厌至极；还将我食橱上
的铁纱咬破，钻进橱内胡作非为。在农村生
活，饲养几只母鸡下蛋是必须的，但我饲养的
几只雏鸡也终于葬身鼠腹。

为了避鼠害，我把小雏鸡放在篮子里，再
悬挂到屋梁上，其中一匹大鼠竟能飞檐走壁，
从屋梁上钻进鸡篮里将雏鸡咬死。鼠辈们太
嚣张了，弄得我灰头土脸、一筹莫展。

我不得不对鼠宣战，采用捕鼠的弹簧拍来
捕鼠，先在捕鼠拍的挂钩上，装一颗炒熟的香
喷喷花生米当诱饵，将捕鼠拍放在墙角鼠辈们

出入之处，可是往往只打了几匹中小型的老
鼠，始终没有打到那匹危害极大的大老鼠。

发现它经常光顾我的吊篮后，于是将捕
鼠拍放在篮子里并吊到屋梁上，可是那匹大
老鼠就是不上钩。据说，老鼠鼻子的嗅觉很
灵敏，它会闻到捕鼠拍上留下死鼠尸体的味
道，就会趋吉避凶不会上当。

于是我再想办法，先将捕鼠拍用开水烫，
去掉遗留的味道，晒干装上诱饵后放入吊篮
中，上面再铺满玉米麸皮，只留诱饵和弹簧，
这次竟然得手了。晚上看到那匹大老鼠，从
屋梁上爬进了吊篮里，不久就听到“啪”一声
响，捕鼠拍从悬挂的吊篮里掉落下来，还连带
着那匹大老鼠。原来那匹凶猛的大老鼠已经
被夹住了头，足足有半斤重，带着捕鼠拍还在
暴跳，已经受了重伤仍在挣扎，但只蹬了几爪
子，不久便不动了。

鼠害消除，正享受着来之不易的和平安祥，

过没几天，忽然听到食橱内响声大作，糟糕，肯
定又是一匹不速之客光临了。几天来它一直盘
踞在食橱作威作福，投鼠忌器，我又没法在食橱
内对它开战，往往是刚刚打开橱门的一瞬间，一
匹肥壮的硕鼠便飞蹿而出，疾速不见了。

这匹硕鼠的个头不逊于之前那一匹，而且
就是喜欢躲进食橱，我又束手无策了。有一次
它又钻进食橱，我实在无计可施，就在外面用
一根厚厚的竹尺大敲特敲，虚张声势；奇怪的
是，里面不再翻腾了，一片静默，我慢慢打开一
扇橱门，它没有立刻蹿出，看到它在里面小心
走动，用它的尖鼻子到处嗅以寻找出口。

正当它将尖鼻放在两只酱醋瓶子之间的
缝隙，向外伸出时，我立即用尺条的侧面向两
瓶之间轻轻打去；只打了一下，便准确无误地
打中它的鼻尖，它被打晕了立刻躺倒，我又一
次斗鼠获胜。

其实鼠辈们是消灭不了的，因为它跟人
类一样，是自然生态中的一员。《诗经》就有描
述“硕鼠硕鼠，无食吾黍”的句子，说明几千年
前，鼠辈就与人类共存。

为了避开鼠害，我丢弃了食橱不用，家中
不存食物，经常打扫保持清洁，来一个坚壁清
野。鼠辈们无利可图，也不再来骚扰，从此我
们相安无事。

斗鼠记
陶诗秀

维秋之为气兮，清而高远；雪湖之为景
兮，幽而深邃。岁在甲辰，金风送爽，余步潜
山之阳，访雪湖之秋。天宁寨下，梅城之畔，
湖光山色，交相辉映，此雪湖之秋也。

晨曦初露，曲院风荷，露珠晶莹，荷叶田
田。茶香荷韵，清香四溢，沁人心脾。文峰塔
耸，直插云霄，古塔影斜，倒映湖心。舒王阁
巍，飞檐斗拱，古韵悠悠，诉说历史沧桑。

九孔登科桥，横跨碧波，桥下流水潺潺，
桥上行人络绎。皖山书院，书声琅琅，文风鼎
盛，传承千年文化。曹操点将台，石阶斑驳，
昔日雄姿英发，今朝遗迹犹存。

史可法练兵，沙场秋点兵，金戈铁马，气
吞万里如虎。安石通判舒州，政绩卓著，文章
流芳。孟德大军过此，望梅止渴，梅林依旧，
英雄何在？文峰塔影斜，舒台夜月明！雪湖

贡藕，九孔十三丝，为雪湖之瑰宝也。
雪湖、学湖、南湖，三湖相连，水天一色。湖

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伫立湖畔，
远眺皖山，峰峦叠嶂，云雾缭绕，如诗如画。天
柱峰高，雪湖水长，山水相依，共谱秋日华章。

秋日之雪湖，如画卷徐展。湖面波光粼
粼，倒映蓝天白云，如明镜。湖边柳树，垂丝
绦万千，随风轻摇，如少女长发。湖中荷花，
虽过盛季，仍挺立，显顽强生命力。

湖中鱼儿，跃水激涟漪。湖边芦苇，摇曳
沙沙响。湖中小舟，划过留水痕。湖中水鸟，
翔栖鸣静，增雪湖生机。

秋日之雪湖，如诗篇吟唱。湖边枫叶，红
似火，如晚霞。湖边秋花，黄似金，如星辰。
湖边松柏，绿似玉，如青春。

湖边游人，行坐歌吟笑语，享秋日宁静美

好。孩童追逐嬉戏，笑语如天籁。老人闲庭
信步，谈笑风生，享天伦之乐。

秋日之雪湖，如乐章奏响。湖边琴声，悠
扬婉转，如清泉。湖边笛声，清脆悦耳，如百
鸟。湖边歌声，高亢激昂，如战鼓。

秋日之雪湖，如美酒甘洌。湖边美酒，香
气扑鼻，如百花吐芳。湖边美食，色香味俱
全，如满汉全席。湖边美谈，妙趣横生，如千
古佳话。

雪湖秋色，美不胜收。湖光山色，相映成
趣。古迹名胜，星罗棋布。秋水蓝天色，落霞
紫莺飞。斯是雪湖，令人心驰神往，使君流连
忘返。秋日之雪湖，如诗篇、画卷、乐章、美
酒，令人陶醉，回味无穷也！

于是赋古风一首：
雪湖秋色美如画，金风玉露一相逢。
文峰塔影舒台月，九孔桥头柳槐风。
梅城古韵今犹在，皖山书院诗书诵。
天柱峰高云雾绕，雪湖波静映秋桐。
史公沙场秋点兵，王相文章万世崇。
曹操望梅今何在？雪湖依旧笑秋隆。
碧水长天共一色，落霞鸥鹭翩跹中。
秋雯三湖多佳趣，诗酒琴歌乐陶公。

雪湖秋赋
孙 可

季节不语，菊花璀璨绽放。
几个季节紧紧收拢的光焰，在不经意间，

将花骨朵嫣然打开，摇曳成风中蓬勃的意象，
明丽，迥异，却不鹤立鸡群。

“秋月当天，纤云都净，露坐空阔去处。清
光冷浸，此身如在水晶宫里，令人心胆澄澈。”

天高云淡，月笼四野，此季正佳。每一瓣
菊花，都似在月光里沐浴过，从容不迫，不疾
不徐，循着自己内心的节奏，在浩荡的风波里
兀自淡泊。

“为此一花，自春徂秋，自朝迄暮，总无一刻
之暇。”目睹过春天的明媚，亲历过夏日的葳蕤，
见证过秋季的丰硕，菊花，仍如此沉得住气。

菊花有远意。一路走来的菊，不争不抢，
坚守草本的本质，独自禅修，做自己的王者。

“我和谁都不争。”她活在自己的节奏里，
从容有序，自信而安然。

慢慢长出来的智慧，悄悄占据了主宰的
王位。不掌印玺的菊，在季节的尾部，终于坐
拥了整个秋天。

是的，此时的秋天，就是它的秋天。她的
花容，就是秋天最后的脸面。

“看了十分秋月，重阳更插黄花。”“尘世难

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菊花盛开，
开着自己的花朵，挽留了秋日最后的繁华。

不是昙花一现。
风过林梢，落叶纷飞。霜降过去，落叶藏

匿。一朵开在深秋的花朵，在此后寂寥日子
里，让我们渐渐冰封的思绪，得以慰藉鲜活，
得以释放活力，得以逸兴勃发。

距离春天，还有不短的距离。
此后，即便恶风肆虐、刀剑相逼，和着雪

花下酒，酒杯里，还是菊花不屈的影子。

菊是秋天的灵魂

青要山上，掌管霜雪的青女，携着寂静的
寒气，手抚七弦琴，弹奏秋之终章。

琴音飞扬，飘飘洒洒，让霜白爬上树梢，
爬上瓦檐，爬上草顶。天地之间，凝华一片，
清冷浓烈，寂寥苍凉。

草木开始收拢葱茏之伞，收敛静谧幽远
的清香，冷眼旁观，看秋天盛大的繁华王朝，
预备黯然谢幕。

“一夜新霜著瓦轻，芭蕉新折败荷倾。耐
寒唯有东篱菊，金粟初开晓更清。”唯有菊花，

凌霜绽放，在银色的晨晖中，熠熠生辉。
菊花，以独有的深沉与热烈，将时间的低

吟，缓缓铺陈开来，用带露的浪漫，抒写秋日
最后的唯美诗情。

“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无
畏严寒的菊，傲立风中，为清冷添亮色。

迎阴气而开的菊，越是霜寒露重，越是开得
艳丽。任风刀霜剑相逼，任阴雨暗雪来袭，菊花
依旧，开得秀丽满枝，开得雍容大度，深情地演绎
出秋的绚烂、秋的刚毅，绝不花枝乱颤般轻浮。

“秋深山有骨，霜降水无痕。”菊，也是有硬
骨的，只不过是隐身于笑容之下。霜降时节，
她每一片花瓣上的霜痕，都是抗争的印记。

霜雪跌落，在菊的眉眼里，溢出来的，都
是温存的笑意。

动静相宜，冷暖交织，不动声色，泰然自若。
纵横内心山河的，只有抵消纷争，化波澜

于无形。
菊花，是秋天最后的倔强，也是秋天最晶

莹的灵魂，澄澈，圆润，清凉。
沐浴过露寒，砥砺过霜冷，骨子里藏着不

羁的菊，超脱于喧嚣的尘世，在傲霜斗雪的过
程中，体验着生命的快乐。

一朵深秋的菊，随风尘起落，随季节流
转，守着一份真我，活成永恒的风景。

“云英化为水，光采与我同。”花瓣上的薄
霜，似点点玉珠，凝结着不屈的梦萦。

“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不
与百花为丛的菊，梦不灭，心不死，就有春天
的回响，绵延不绝。

菊花的智慧（外一篇）

任崇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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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津渡

此刻，只有柳树与晨光守着渡口
潜水平缓，托起两岸的鸟鸣
不至于沉入水底
昨晚，渡船被银河借上天空
现在，它正航行在一本翻开的新书里

秋风像一个邮差，大地上新到的色彩
都在它微微下陷的邮包里
吴塘堰在不远处招手，我曾用一个外乡
人的
口音与节奏与它交谈。抬头望去
天柱峰还在熟悉的高度等候

在图书馆，我们内心的河流
泥沙俱下。诗歌与回忆并不管控
倒流的河水。波澜不惊
西津渡站在朗读之外，替我们迎接
消失的年代。那时，我们年轻、俊朗
喜欢与月光一起游向对岸

红杉林

水给红杉林让路，也给皖南留白
晚秋搬空大地的颜色
北风还没套上白色的袍子
像一群修行的隐士
它们把时间的光影借给了谁
让我的身体越来越重

一直站在那里，静穆，精致，汹涌
生命的韧性赋予红杉林
古老而斑斓的内涵。我也站在那里
相隔的距离，干净而恍惚
仿佛我们来自不同的空间
既不说话，也不点头

起风了，我的诗行
跟着红杉林动了一下。我们脉息相通
如果转身，我将变成故人
红杉林被传说谱成歌谣
凝望与对视，羽化成珍贵的礼物

我们相互惦念，相惜
从此放弃隐喻，再也不用替身
需要走很远的路，为季节送信
我们是滴着露水的故交
用美好的消亡，纪念最初的一日

山村公路

公路围绕着山攀缘
有一段曾尝试进入山的内部
仿佛要把山镂空，但公路
不能为一座空山命名

山村才是公路的心脏
狗呔、鸡飞，鸭子摇晃着
走向低处的小溪。炊烟飞向天空
在不见的地方，双手合十
山就像一个巨人
早晚要被人间的秘密压垮

树向公路招手，乘着汽车的公路
在我们胸膛奔驰，山村与公路
不远离，不聚集，永恒的耐心是个谜
那些把一粒粒阳光，捡起来的人
在方言里留守，在地名里老去

钓鱼台水库

我来的时候，钓鱼台午休未醒
麦子卷起衣袖，收起锋芒
露出金色腰肢。一座崭新的吊桥
愿意把我们送到小岛
去分享水库迷人的身世

二郎河、凉亭河，不知名的山泉、小溪
一定是从春天出发，都是靠爱与清澈流淌
握着水珠大小的拳头，往这里汇集
一定有一道耀眼的蓝，放弃页码
陪着它们走向闪闪发亮的钓鱼台

古寺里的梵音将歇，菩萨坐在水面洗手
一只船在洗脸，云朵走不动了
蹲在水里纳凉。一片弯腰的青竹
在洗自己的影子。我站在新修的护坡上
和石头一起踮起脚尖
忘了用小小镜头，把这一切偷走

山水诗札 （组诗）

孙大顺


